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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秋高氣爽的星期天，但是，就是在這樣一個美好的日子裡，為了保護一群天真活潑的孩子，五個青春靚麗的少女在與凶殘毒販的周旋和搏鬥中，獻出了她們最最寶貴的生命……



＊＊＊



清晨，在通往明湖旅遊區的公路上，一輛嶄新的50座旅遊巴士迎著初升的朝陽飛快地奔馳。



車上坐的是前往明湖旅遊區秋遊的雲山市第一幼兒園中班45個小朋友，領隊的是孩子們最最喜歡的三個老師——



芳齡22的舞蹈老師凌傲雪。



芳齡24的美術老師張詩雨；



以及與詩雨同齡的音樂老師何篠頤。



而開車的，則是詩雨的男友王志康。



此刻，篠頤正站在車頭，領著興高采烈的小朋友們一首接一首地唱著歌，傲雪和詩雨則坐在最後一排座位上，親密地聊著天。



「小雪，妳今天真漂亮。」詩雨打量著傲雪，輕輕地說。



傲雪今天穿著一身合體的雪白連衣長裙，恰到好處地包裹著她傲人的身材，腰間一條細細的粉藍色腰帶，把那平坦的腹部和僅可盈握的纖腰襯得令人呼吸加速。



聽了詩雨的誇獎，傲雪的俏臉一陣緋紅，輕輕推了一下詩雨。



「詩雨姐，妳也很漂亮嘛！妳看，志康哥老是在後視鏡中偷窺妳呢！」



詩雨今天穿著雪白的緊身無袖V領T恤和彈力牛仔長褲，外罩黑色的休閒襯衣，把白裡透紅的肌膚，堅挺嬌翹的雙峰，細細的腰肢和修長的美腿完完全全顯露出來，剛才在幼兒園集合時，志康竟傻傻地打量著女友說不出話，好久才結結巴巴地說：「妳，妳…真美！」



詩雨想想志康剛才的樣子，不禁「噗哧」笑出聲來，情不自禁托了托架在高高的鼻梁上那副金絲眼鏡，抬頭看著開車的男友那健美的背影。



剛好志康也通過後視鏡往她這邊看，發現詩雨抬頭看他，忙又慌亂地低下了頭。



「小傻瓜」，詩雨芳心亂蹦，輕輕地嗔道。



「嘿，詩雨姐，咱們篠頤姐今天才出眾呢！妳看。」



詩雨定了定神，這才注意到，一向衣著保守的篠頤，今天竟是一身熱辣辣的裝束：



淡黃色的緊身小背心外面罩著一件白色的牛仔服，短短的白色超短裙，雪白的脖子上，一條天藍色的小紗巾歪歪的結成一朵小花。



詩雨認識篠頤大半年了，今天才發現，這個恬淡清麗的女孩子，竟然有如此完美的身材和活潑青春的氣質。



「真美！」她不禁在心裡喝一聲采。



「詩雨姐，聽說篠頤姐剛認識了一個警察男友，她現在的裝束啊，肯定代表了她的心情——這叫火熱濃情！」



「呵呵，小壞蛋，就會亂說，看我一會兒不叫篠頤揍妳！」詩雨嗔道。



「詩雨姐，妳一定跟志康哥接過吻吧？那種感覺，是不是很銷魂？」



「不羞，等妳找到男友就知道了嘛！」



「不嘛，來，悄悄跟我說說。」傲雪摟著詩雨的嬌軀，輕輕地搖著，軟聲求道。



＊＊＊



「吱！」汽車突然停了下來。



車頭的篠頤被慣性帶得猛地一晃，連忙扶著欄杆，這才沒有摔倒，後排的傲雪已經叫起來：「志康，沒事吧？看你把小朋友們嚇壞了！」



「前面有人需要幫助！我們幫不幫？」志康問道。



傲雪和詩雨從後排快步走上前來，和篠頤往前面望去，只見十多米外，一輛小車停在路邊，幾個青年男子攙著一個老人，正不斷地向她們的旅遊車揮手。



「可能是出交通事故了，志康你把門開開，我下去問問。」詩雨說道，說著便走下了車。



「你們攔車什麼事？」詩雨問。



「啊呀，終於遇上肯停車的人了。這位妹妹，我們剛才經過這兒，剛好這位老人家橫過馬路，我們為了避他，車子給撞壞了，老人家的手腳也刮破了。您看旅遊車上有沒有什麼可以給大爺包紮一下，妳們把我們送到明湖旅遊區，咱找車子回城把他送醫院檢查一下。」



一個戴著眼鏡，一臉斯文的中年人湊上來說。



詩雨看了看被他們攙扶的老人，右手袖子和右邊褲腿都已被鮮血浸透了，臉上滿是痛苦的神情，她猶豫了一下，說：「那好吧，但我們是幼兒園的車子，只能把你們送到明湖旅遊區，到時你們再找車子回城，快把老大爺扶上來，我們給他包紮一下。」



「太謝謝了！小劉、小唐、還有小王，你們和我一起陪老大爺，小譚你就留下等交警和保險公司吧！」



中年人邊指揮著，邊幫忙攙著老人走向旅遊車。



詩雨不經意瞥了瞥同行的幾個男青年，都是冷冷的沒有一絲表情，她不及細想，領著幾個人上了車。



「志康、傲雪、篠頤，這幾位先生不小心把老人家給撞了，車子也壞了，想讓我們給老人家包紮一下，借我們的車到明湖去處理一下再回城，你們說行嗎？」



「快上來吧！」篠頤轉頭向小朋友們說：「我們要幫助一個受傷的老爺爺，大家說好嗎？」



「好！」小朋友們齊聲答應。



「老大爺，您坐這，來，我給您包紮一下。」傲雪從隨車的醫療箱中取出繃帶和紗布，來到老人跟前。



「哈哈哈，好閨女，妳就不用包紮了！」



老人突然發出一陣刺耳的大笑，把傲雪她們幾個嚇得渾身一顫。



只見老人已若無其事地站起來，脫掉了厚厚的外衣，露出裡面的短裝，手臂上哪裡受傷了？！



與此同時，陪著老人的幾個人都從身上抽出了手槍，分別對準了志康和幾個姑娘。



「你們是好人，好人就好到底！不然，哼哼，好人可是沒好報的！」



老人語氣冰冷：「你們不顧自己，也顧一下這滿車的小孩子哦！老三，跟她們說說我們是誰。」



「告訴你們，我們就是雲山公安通緝了幾年的山鷹組，這是我們老大馮標，我嗎？是老三李仁義。現在我們被公安逼得走投無路，老二也被殺害了，得到外邊躲躲。可不知咋的，竟被公安知道了行蹤，現在幾個出口都封鎖了，沒法子，只好裝成車禍的樣子借個旅遊車掩護掩護，沒想到碰到你們，呵呵，一群可愛的小孩子，幾個美麗的小姑娘，這叫天無絕人之路！」



李仁義滿臉猙獰的笑容：「識相的，馬上把我們送到三號碼頭，我們保你大小平安，不然，哼！阿唐，讓她們開開眼！」



那個叫「阿唐」的矮個子拉開手中的提包，裡面赫然是一扎裝上了雷管的烈性炸藥。



「哇！」幾個小朋友被嚇得大哭起來。



「不許哭！說哭打死誰！」



那個叫「小劉」的絡腮鬍子叫嚷著，揮動著手中的手槍。更多的孩子大哭起來。



「叫他們別哭，不然我先在這開開殺戒！」馮標煩躁地說。



詩雨定定神，站起來對這小朋友們說：「不要緊的，小朋友們，快別哭，張老師向大家保證，一會兒咱們還到明湖旅遊區玩。來，咱們一起唱首歌，嗯，就唱《春天在哪裡》，好嗎？」



詩雨邊說邊走到車廂中間，經過篠頤身旁，玉臂有意無意地碰了她兩下。



幾個膽子大的男孩先跟著詩雨唱起來，慢慢的，孩子們都收起了哭聲，都跟著詩雨輕聲唱起歌來。



「志康，咱們按他們的線路走吧！別開太快，把孩子們嚇著了。」



篠頤走到志康身邊，沉著地向他點了點頭。志康呆了一下，一下子明白過來，他知道，篠頤心中已經有了計畫。



「傲雪，走，咱們給孩子們擦擦眼淚。」



篠頤拉了拉傲雪，一起走到孩子們身邊，邊掏出手絹給孩子們擦去臉上的淚痕，邊低聲安慰著他們。



馮標看了幾眼，沒發現有什麼問題，知道幾個女孩子已經被嚇住了，他向幾個手下揮了揮手，都坐在旅遊車的前排，監視著志康。



篠頤此時已悄悄撥通了自己的男友，市緝毒隊副隊長鄧山的手機，她戴著無線耳機，而耳機又被那一頭烏黑的長髮遮掩著，所以一時誰也沒有發現。



而她低聲呢喃的樣子，在馮標他們看來，就是在安慰小孩子，所以也沒有在意。



「篠頤，我正在執勤，什麼事？」



「我們園的旅遊車被劫持了，我偷著給你打電話。」



「啊！在哪？什麼人劫持的？」



「在離明湖旅遊區15公里的城北公路，現在要去三號碼頭，劫車的是山鷹組馮標共五人，都有槍，有炸藥。」



「妳們沒有受傷吧？」



「沒有。」



「好，聽我說，不要冒險再打電話，暫時穩住他們，要鎮定，保護好孩子們！我們馬上前往三號碼頭布控。」



「放心吧！」篠頤堅定地說。



「何老師，妳剛才和誰講話呀？」篠頤剛直起身子，跟前胖胖的小軍便好奇地問道。



「何老師和凌老師講話呀！乖，跟大家一起唱歌吧！」傲雪連忙湊過來對小軍說。



李仁義在前面隱約聽到她們的對話，眉頭一皺，急急站起來走到篠頤身邊，突然伸出手來，「哼，跟誰打電話呀？這是什麼？把手機給我！」



「哪裡打電話了？這是MP3！」



篠頤心裡驚了一驚，很快鎮定下來，把夾在牛仔服領口的MP3播放器扔到李仁義手裡，心裡想著：「好在還有個MP3。」



「嘿嘿！」李仁義奸笑了幾聲，拿著MP3轉身走向車頭。



篠頤和傲雪輕輕舒了口氣，冷不防李仁義突然撲過來一把揪住篠頤的牛仔服，伸手從小口袋中掏出她的手機，撥通了鄧山的電話。



「篠頤，不是叫妳別再打電話嗎，出什麼事了？喂？喂？」



「嘿嘿！她現在還沒事！一會兒有沒有事，我就不知道了。」



「你是誰？喂？喂？……」



李仁義已經掐斷了電話，黑著臉再次轉身走向車頭，走了幾步，他突然轉過身來，掏出手槍對準篠頤連扣兩下扳機。



「砰！砰！」



槍聲迴盪在車廂裡，正在輕聲唱著歌兒的孩子們都嚇呆了。



「嗯！」



篠頤只覺得胸脯被狠狠打了兩拳，不禁痛哼了一聲，踉蹌著倒退了幾步，柔軟的嬌軀不由自主地靠在後面傲雪的身上。



篠頤輕輕低頭，只見那淡黃色的小背心上，緊挨著左乳乳尖的下側，綻開了兩個相隔不到兩公分，直徑大約五六公厘的焦黑破洞，緊接著，兩股血泉從小洞中噴湧而出，瞬間就把小背心和雪白的牛仔服染得一片殷紅。



「雪，妳……保護好……孩子……」



篠頤娥眉緊蹙，偏過頭痛苦地凝視著自己的姐妹，再也說不出話來。



她只覺得一陣陣劇痛壓迫著自己的心房，使自己無法呼吸，無法言語，而同時，另外一種越來越強的酸軟感覺卻從她的雙腿之間不斷向上衝擊，使自己渾身火熱。



她緊靠著傲雪的嬌軀，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感受著從來沒有嘗試過的高潮。



「篠頤姐！」



傲雪剛從槍聲中回過神，一手從後面緊摟著篠頤，一手慌忙去摀住篠頤那嬌聳挺翹的胸脯上兩個可怕的彈孔。



熱血，從篠頤的乳峰湧出，又漫過傲雪玉雕般的蔥指，不斷地往外流淌，不一會兒已浸透了篠頤全身的衣裙。



篠頤再也支撐不住，倚著傲雪，緩緩地向下滑倒。



「頤姐，妳振作點！振作點！」



傲雪哭喊著，呼喚著。但篠頤已聽不到她的呼喚，她雙眼緊闔，頭一偏，帶著對孩子們和姐妹的擔憂，帶著對男友的期待，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車廂中，孩子們、姑娘們哭成一團，傲雪含著極度的悲憤，輕輕地放下篠頤的香軀，用潔白的手絹蓋住她如花美麗的容顏，慢慢站起來，狠狠地盯著李仁義，良久良久，才轉過身去，把幾個嚇呆了的孩子抱到後排，輕聲撫慰著他們。



此時的傲雪，早已把開始時的一絲慌亂和畏懼拋到九霄雲外，篠頤的死激發了她內心對歹徒刻骨的恨，這個大學時期曾獲得過射擊比賽冠軍的俏麗女孩，暗暗下定了決心，一定要親手殺死李仁義，為篠頤報仇！



＊＊＊



「大哥，怎麼辦？警察一定有了準備！」李仁義對馮標說。



「現在離三號碼頭不超過十五分鐘路程，回去是不可能的，警方一定在岔道設了卡子，只有往前了，興許他們反應得沒這麼快，一到碼頭，坐上胡三刀的快艇就好辦了。他奶奶的，想不到這幾個如花似玉的女孩子這麼硬！」



馮標站起來，掏出手槍叫囂道：「我馮標不想殺人，但如果這裡誰還敢向警察報信兒，誰還敢在這兒和我作對，誰還敢在這兒哭鬧，不管是誰，格殺勿論！你們看看，這個婆娘就是榜樣！」



詩雨和傲雪不斷安慰著飽受驚嚇的孩子們，心中充滿了仇恨！



＊＊＊



鄧山他們帶著緝毒隊，已經乘坐幾艘快艇來到三號碼頭，在碼頭周圍進行了慎密的佈局。



鄧山此刻，只能深深地把對篠頤的擔憂壓在心底，他默默地祈求上天，一定要保佑他親愛的女友，保佑這一群無辜的孩子。



而一直跟隨在鄧山左右，默默暗戀著他的兩個便衣警花——



張麗婷和楊婉茹，此時心裡卻在暗暗地掉淚，她們十分清楚，篠頤的情況是凶多吉少，在鄧山那沉著冷峻的臉龐後，是他一顆滴血的心。



但她們又能對自己暗暗深愛著的男人說什麼呢？只能默默支持而已！



兩個姑娘對視一眼，心裡都想著，等伏擊歹徒時，一定不惜一切把篠頤她們全部安全救出，即使為此而犧牲自己的生命，也無怨無悔。



＊＊＊



「報告隊長，目標已進入監控範圍！」對講機裡傳來緝毒隊隊員的聲音。



「準備戰鬥，沒有我的命令，誰也不許暴露，必須注意保護好孩子們和老師！」



「是！」



遠處，旅遊車漸漸出現在地平線上，不一會兒，車子已經到達了江邊。



車上，馮標和李仁義等歹徒異常緊張，不斷地隔著車身的大玻璃觀景窗向四周觀察。



廢棄的工業碼頭上，到處是廢車和破鐵爛鋼，高可過人的雜草叢生，視野並不開闊，眼前只有一條一米多寬的蜿蜒小徑通往碼頭。



「警察應該還沒到。阿唐，你下去看看，胡三刀的船到了，以三聲狗叫為號。」馮標說。



那個叫「阿唐」的矮個子答應一聲，抽出手槍戰戰兢兢地下了車，沿著小徑向碼頭方向走去。



歹徒們的一舉一動，沒有逃過鄧山他們銳利的雙眼。



廢車堆後，鄧山轉頭輕聲吩咐麗婷：「妳帶兩個人過去，在碼頭把這個矮個子抓住，讓他把馮標一夥引過來！」



「是！」



＊＊＊



「阿唐」沿著小徑，拐了兩個彎，來到碼頭前，焦急地向江面張望。



緊張萬分的歹徒，完全沒有察覺到，麗婷和兩個男警員已從後面包抄過來。



離矮個子的距離已不到三米，麗婷向兩個男警微微點頭，男警員「呼」地撲上前去，一下緊摀住矮個子的嘴，同時已把他的雙手扭到身後，銬上了手銬。



「阿唐」只來得及短促地哼了一聲，已成了甕中之鱉。



「說，怎麼把馮標他們叫過來？」



被男警員死死按在地上的「阿唐」，這時才能勉強抬起頭。



在他面前的，是一個身材高挑、容顏端麗、鳳目含威的女子，大約25、26的年紀，合體的粉紅色短袖V領針織衫，黑色的彈力牛仔褲恰到好處地裹著她浮凸有致的嬌軀，使她更顯得英姿颯颯。



她手中的小手槍正對準「阿唐」的腦袋，槍身的烤藍在陽光下泛著令人心寒的光。



「阿唐」不禁打了個寒顫，但很快就鎮靜下來，他心想：「我們有一整車的孩子，妳還能把他們都放棄？哼，好，妳要把老大引過來，我還要把妳引過去哪！」



他賊眼一轉，裝出很害怕的樣子：「別，別殺我，我，我什麼，什麼都說。老大剛才吩咐我，只，只要胡三刀的船到了，讓他女兒跟我回，回車上，把我們帶過來。」



「胡三刀的女兒多大年齡，馮標他們見過嗎？」



「沒，沒有。老大跟胡三刀也只是見過一面，不過胡三刀差不多六十歲了，他女兒應該，應該跟小姐妳差不多，大，大小吧。而且道上的朋友都說，胡三刀的女兒是一枝鮮花。其他的，我，我就不知道了。」



麗婷拿起對講機，輕聲向鄧山匯報：「隊長，我已抓獲一個歹徒，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們的預測沒有錯，他們的確是約了胡三刀的船，現在他們要胡三刀的女兒到車上把他們帶過來。」



「張隊那邊來了消息，剛才在阻截靠近三號碼頭船隻的程序中，胡三刀本人跳水逃遁，其他人均已被抓獲，裡面的確有個年輕女子，但還沒驗證身份。」



「隊長，馮標他們從沒和胡三刀的女兒見過面，所以我想由我裝成他女兒，把他們從車上引下來，這可能是把他們引下來的唯一辦法了。」



「但這樣太危險了。」



「隊長，不這樣更危險，一定要把歹徒從孩子和老師身邊引開呀！」



「那好吧，妳一定要注意安全！」



「明白！」



麗婷轉身對「阿唐」說：「把我帶到車上去，放老實點，現在立功還可以減刑，否則你和他們一樣，沒有什麼好下場！」



「是，是，妳放心！」



兩個男警員鬆開「阿唐」的手銬，麗婷在背後推了他一把，小手槍緊緊頂著他的後腰，兩人一前一後地沿著小徑走向旅遊車。



馮標他們正在旅遊車上焦急的等待著「阿唐」的信號，突然看見「阿唐」和一個亮麗少女向這邊走來，那個叫「小劉」的絡腮鬍子從打開的車門探出頭去，「阿唐，幹嘛了？」



「是，是胡三刀的船到了，他叫女兒過，過來接我們。」



「有問題！我叫阿唐用狗叫聲報信兒，怎麼出來個胡三刀的女兒？小劉、王子，你們下去截住他們。」馮標從椅子上直起身子吩咐道。



叫「小劉」和剛才被稱作「小王」「王子」的兩個歹徒不情願地走下車去。



這時，麗婷和「阿唐」離旅遊車只有十來米的距離了，「阿唐」看見「小劉」和「王子」下了車，向這邊慢慢走來，突然發足向他們奔去，邊跑邊叫：「她是警察，我們被……」



他話沒說完，麗婷已經向他扣下了扳機，小手槍的槍口火光一閃，隨著「砰」的一聲槍響，「阿唐」的後腦噴出一蓬污血，他奔出幾步，「撲」地倒在地上，結束了醜陋的一生。



與此同時，「小劉」和「王子」也慌忙向麗婷舉起手槍。



好個麗婷，處變不驚，她清楚自己的暴露已造成了營救的失敗，現在唯一能做的是盡可能消滅多一個歹徒，為下一步行動打好基礎，所以她打死「阿唐」後毫不猶豫地舉槍對準了「小劉」。



「砰！」



麗婷的手槍再次閃出火光，子彈在「小劉」的右胸鑽開了一個焦黑的彈洞。



但就在麗婷槍響的剎那，兩個歹徒的槍口也噴出罪惡的火舌。



「噗！噗！」



麗婷的嬌軀輕輕晃了晃，她那豐挺的胸脯上，左乳乳暈外緣的位置以及右乳的下緣綻開了兩朵殷紅殷紅的血花。



「哦！」劇痛使少女嬌吟著微微彎下了柳腰。但只一瞬間，堅強的姑娘銀牙緊咬又挺起了婀娜的嬌軀。



「砰！」



「小劉」腹部中槍，慘叫著歪倒在地。



「臭三八，這麼強？」



「王子」驚恐地狂叫著，顫抖著舉槍向麗婷射出槍內全部子彈。



「砰！砰！砰！砰！」



過度的驚恐使「王子」的射擊失去了準頭，前三槍都打在地上，但就在麗婷調整槍口要向「王子」射擊的瞬間，最後一顆罪惡的小子彈呼嘯著，狠狠地從右乳最高聳的位置釘進了這位英勇警花的嬌軀，一泓熱血噴射而出，麗婷高高地挺起胸脯，緩緩地仰倒在地。



「王子」慌忙拖起軟癱的「小劉」回到旅遊車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盯著同夥滿身的污血，急速地喘著氣。



「他媽的，你們這幫警察都給我出來！不然我李仁義要炸車了！」李仁義氣急敗壞地叫嚷著。



鄧山向婉茹說道：「快叫救護車！」



然後對著對講機下令：「包圍旅遊車，不要開槍！」



緝毒隊員從隱蔽的地方衝出來，在離車子十米外團團圍住旅遊車。



鄧山自己急忙奔到麗婷身邊，俯身抱起重傷的警花。



「山！山！我……好痛！」



麗婷躺在鄧山寬厚的懷裡，秀眉緊蹙，喃喃地說道。



「不要緊，麗婷，不要緊的，救護車馬上就來，妳不會有事的！」



鄧山手忙腳亂地伸手摀住麗婷挺拔的乳峰，試圖阻止鮮血的外湧。



他感到，姑娘的乳房是那樣的柔軟而富有彈性，姑娘的嬌軀是那樣的柔弱而芬芳。



「山！真好，你……永遠……這樣抱……著我！抱緊……我…」



彌留之際的麗婷在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後，忽然覺得嬌軀輕輕的像要飛起來，同時一股又酸、又癢、又熱的快慰感覺慢慢地從雙腿之間那少女隱秘的位置流遍全身，讓她渾身顫抖，緊咬櫻唇。



「嗯！」



在無可名狀的快慰感覺中，麗婷嬌喘了幾下，緊繃的嬌軀驀地鬆弛了下來，她帶著遺憾和幸福的感覺，離開了她深愛的男子，離開了她所獻身的反罪事業。



鄧山頹然放下英勇犧牲了警花的香軀，慢慢站起來，只見婉茹滿臉是淚，抽泣著站在他面前。



鄧山掏出手絹，抹去婉茹臉上的淚水，輕輕撫著她的香肩，低聲道：「婉茹，堅強點，現在最重要的是救出孩子和老師們！」說著，轉身堅定地向旅遊車走去。



看著鄧山魁梧的背影，婉茹心裡想：「山，可能這輩子你都不會知道我和麗婷對你的愛。但你知道嗎？我只盼望能像麗婷一樣，犧牲在你溫暖的懷中。」



＊＊＊



鄧山走到旅遊車前，高聲說：「馮標、李仁義你們聽著，我是緝毒隊的鄧山，你們已被警方重重包圍，胡三刀也早就被我們抓獲，今天誰也救不了你們！馬上放下武器下車，否則你們將會為你們的行為付出生命的代價！」



良久良久，車上沒有聲音。



車上，李仁義打開剛才傲雪準備的急救箱，邊仔細檢查著滿身鮮血的「小劉」，邊說：「老弟，放心，你死不了！他媽的，我們四個就是跑不掉，也要讓這一車孩子給我們陪葬！王子，咱好好給他包紮一下。」



「小劉」咧了咧嘴，皺著眉頭說：「仁義哥，自打跟老大和你賣起了白面，我就沒打算有什麼好下場，咳咳，不過今天太窩囊了，竟傷在一個臭三八手裡，咳，我跑是跑不動的了，不過如果能止了血，我坐這，咳咳，再打死幾個警察，引爆個炸藥什麼的，三五個鐘頭內那是一點問題沒有。仁義哥，你就放心吧！」



李仁義看看「小劉」，知道他已傷了肺和腸，只要能止血還能撐半天，他心中一動，把一旅行袋上了雷管的炸藥放到「小劉」身邊，「好兄弟，咱們的炸藥就放你這，他媽的如果警察攻上來了，你就按這，把咱們兄弟、警察和這一車子的人都送上西天！」



「三哥，繃帶不夠了！」「王子」向李仁義攤開手。



李仁義看了看，「小劉」胸前的傷口包好了，但腹部的傷口因為繃帶棉花不夠，還在往外滲著血。



他皺皺眉，從打開的車門往外叫：「鄧山，你聽好了，我們今天就沒打算活著離開，但是你們難道就不管這些無辜的孩子了？我現在提四個條件：一、馬上找一個女護士給我的兄弟包紮傷口；二、你和其他警察撤到一百米外；三、給我們找一輛灌滿油的新麵包車；四、撤掉市外各出口的卡子！這些條件滿足了，什麼都好商量，不然5分鐘後，我們就開始殺孩子了！」



鄧山濃眉緊皺，考慮了一會兒，回答道：「好！我們滿足你們的要求。但我們也提出兩點：一、護士要10分鐘以後才能到；二、你們要絕對保證孩子和老師的安全！」



「好！但我提醒你，不要再耍花招！」馮標大聲說。



鄧山一揮手，緝毒隊員跟隨他慢慢地退到了一百米外的荒地裡。



「婉茹！現在給妳下達工作！」



「是！」



「妳和救護車的護士換套衣服，上車給受傷的匪徒包紮，一定要注意保護好自己的安全！過一會兒，我會開著麵包車去接載他們，到時匪徒一定要帶人質下車，妳的工作是阻止匪徒帶孩子下車，最好只是妳一個作為人質，把他們帶下車來，到時麵包車上我會埋伏兩個同志，妳們一上車，我們就把他們全部消滅！」



「明白！」



「記住！妳的工作是阻止匪徒以孩子們作為人質！同時必須注意安全！」



「是！」



＊＊＊



十分鐘後，一個身材高挑，上身穿著雪白絲質襯衣，下身穿著深黑及膝西裙，外罩白大褂，頭戴護士帽的端莊麗人出現在旅遊車前。



「『王子』，搜她的身！」馮標冷冷地說。



「王子」跳下車，從頭到腳把婉茹全身摸了個遍，又打開她的醫療箱檢查了一下，向馮標說：「沒問題！」



馮標點點頭，「王子」一把把婉茹推上旅遊車。



「快，給他包紮！」李仁義指指「小劉」。



婉茹來到「小劉」面前，手腳麻利地為他包紮起來。



她邊包紮，邊觀察著車廂內的情況：



孩子們大部分已經累得睡著了，少數幾個坐在傲雪和詩雨身邊，聽她們輕聲的撫慰，還在輕聲地抽泣著。



志康木然地坐在駕駛座上，神情悲憤。



而靠後排的地板上，一個少女的香軀靜靜地躺著，高聳的乳峰上，赫然是兩個小小的槍眼。



「篠頤已經犧牲了！」



婉茹心裡一顫，隨之感到一陣撕心裂肺的痛，「鄧山啊！我該怎樣去撫慰你創傷的心呢？」



「吱！」



一輛嶄新的麵包車駛到離旅遊車20多米外的空地上，穩穩地停下來，戴著墨鏡，化裝成麵包車司機的鄧山跳下車，站在車門前抽起了煙。



「老大，怎麼辦？」



「每人帶一個小孩子，把司機和護士帶上，讓護士攙著『小劉』。」



「哼哼，你們這樣能跑得掉？」婉茹輕蔑地笑起來。



「你說什麼？」「王子」吼叫起來。



「四個人要挾持著司機和我，還要帶著一個重傷的，如果再帶上三四個孩子，你們還沒走到麵包車前就讓警察那些拿長槍的給轟掉了，電影裡這樣的鏡頭你們沒看見過？」



「這……」



「老大，她說得也有道理，咱們這一起走，可能誰也跑不掉？我看……」李仁義凶狠的雙眼看了看「小劉」。



「小劉」苦笑了一下：「老大，二哥，行了，我明白你們的心，你們走吧！我留下來給你們保駕，如果你們不能安全離開，我就把這車孩子給炸掉！」



婉茹心裡一驚，「糟了，他們這樣，可怎麼辦？」



「好吧！」



馮標沉重地吐了口氣，「老大我出去以後，即使是劫法場，也會回來救你的，兄弟，委屈你了！」



他一揮手，「把司機和護士帶上，這就走！」



傲雪推了一下身邊的詩雨，「詩雨，妳也跟他們一起走吧。」



「這……」



「咳，車上車下都危險，妳們兩個在一起還有個照應。」



「好，既然妳們自願，我們也樂得多一個擋箭牌，快走！」李仁義叫道。



「護士小姐，能把妳的醫藥箱留下嗎？有個小朋友剛才剎車時磕了一下，膝蓋在冒血哪！」傲雪走向婉茹。



「好！」



婉茹還陷在對突變情況的思慮之中，沒有細想就向傲雪走去，遞上醫藥箱。



「裡面有沒有紅藥水？」



傲雪湊過來，打開醫藥箱，邊翻出裡面的急救藥物邊輕聲說：「我知道妳是警察，妳們放心行動，我來對付那個人。」



接著又大聲說：「哦，沒有就算了，用紗布先包著吧！」說著她把醫藥箱放在後排座位上。



馮標狐疑地盯了傲雪和婉茹一眼，但又想不出一個護士和一個幼兒園老師之間會想出什麼不利於自己的計畫，他猶豫了一下，揮了揮手，「別磨蹭了，快走！」



婉茹心裡一熱，「多好的姑娘啊！為了孩子們的生命安全，為了能把匪徒們繩之於法，她將獨自對付一個凶殘的匪徒。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啊！」她深深地看了傲雪一眼，輕輕點了點頭，轉身走向車門。



馮標挾著志康，李仁義挾著詩雨，「王子」背起裝滿海洛因的大背囊，挾著婉茹下了車，一步一步向鄧山那邊走去。



眼看著他們已經走出十多米遠，傲雪閉上眼，輕輕說：「篠頤，我為你報仇了！」



她從車後拿出一個滅火筒，一步一步走向「小劉」。



「小劉」緊緊拿著控制炸藥的電池合，雙眼全神貫注的盯著窗外的情況，根本沒有想到身後一個勇敢的少女正要向他下手。



傲雪輕輕來到歹徒身後，猛然舉起滅火筒，用盡全力向他的後腦砸去。



「咚！」



滅火筒重重地砸在「小劉」頭上，「小劉」頓時鮮血直冒，歪歪地向一旁倒下。



說時遲那時快，傲雪一把搶過握在「小劉」手中的電池合，就要向車頭跑去。



「砰！」傲雪身後傳來一聲槍響。



傲雪只覺得一支灼熱的三角烙鐵帶著強大的衝力從背後穿透了自己嬌柔的身軀，她雙臂張開，便如一隻受傷的白天鵝般，撲倒在前面椅子的靠背上，電池合也脫手掉下了地。



「嗯！」



少女豐挺的乳峰頂端，一個五角硬幣大小的槍眼汩汩地湧出鮮血，眨眼就把雪白的連衣長裙染出一片殷紅，熱血浸透了薄薄的衣裙，把她傲人的雙峰，精巧的乳尖的完全勾勒出來。



傲雪輕輕抬起玉手摀住乳尖旁的傷口，扶著椅背，嬌喘著轉過身去。



眼前，滿臉鮮血的歹徒握著手槍，搖搖晃晃的站起來，就要撲過來去搶地上的電池合。



「哦！」傲雪不知從哪裡來的力氣，搶過掉在椅子上的滅火筒，高高舉起來就向眼前的歹徒砸去。



「砰！」槍口的火光一閃，傲雪左乳內側噴出一大蓬血雨，但同時，滅火筒再次狠狠地砸在歹徒的頭上。



「光！」紅的白的液體從歹徒破裂的頭顱噴出，「小劉」晃了晃，終於無力地撲倒在地，結束了罪惡的一生。



驚呆了的小朋友「哇哇」的大哭起來，兩個膽大一些的男孩子撲上前去，緊緊抱住身負重傷的老師，大聲叫喚：「老師，老師，妳別死，別死啊！」



血人兒般的傲雪緩緩地坐倒在地，她勉力睜開明麗的雙眼，向那個叫小軍的孩子說：「小軍，乖，不怕，…快，把這個盒子，撿…起來，…別讓…其他小…朋友碰到！老師……很累，要…睡會兒…」



她的聲音越來越微弱，撫摸著小軍臉龐的玉手慢慢垂下，雙眼一闔，永遠地停止了呼吸。



＊＊＊



車上響起第一下槍聲時，婉茹她們離麵包車只有六七米距離了，槍響震動了所有的人，無論是幾個匪徒，還是鄧山、婉茹、詩雨和志康，一下都呆住了。



因為婉茹知道傲雪的行動，所以她是最早反應過來的，此時她已無暇顧及其他，乘歹徒還沒反應過來，一下伸手扭住「王子」握槍的手，猛力一擰一拉，「卡」的一下，「王子」的右腕已脫臼，手槍輕而易舉地被婉茹搶了過來。



婉茹握槍在手，便如一隻嬌美的乳燕般繞過李仁義，直撲馮標，所謂「擒賊先擒王」，婉茹想打死馮標，達到控制其他匪徒的目的。



但馮標也不是等閒之輩，他只覺得香風過處，一個白色的倩影已撲到面前，舉槍已來不及，他急忙一邊就勢向後躺倒，一邊把身側的志康向婉茹推去。



他要給自己騰出一個空間，向婉茹她們實施反擊。



這邊李仁義眼見中計，不及多想，挾著詩雨就要撲向麵包車，但詩雨一扭頭，銀牙狠狠地咬住了李仁義攬住自己粉頸的手。



「啊！」



李仁義慘叫一聲，甩開詩雨，舉槍就要對她扣下扳機。



「砰！」



鄧山搶先一步向李仁義射擊，子彈穿透了李仁義的右腕，他的手槍頓時飛出五六米外。



鄧山大叫一聲，撲上前去，死死把李仁義壓在身下。



婉茹繞過李仁義，就要向馮標開槍，猛地看見志康被馮標一推，直向自己撞來，她急忙把槍口一偏，「砰！」子彈堪堪從志康身畔飛過。



婉茹身未落地，左手在志康右肩一撥，把他推離自己，嬌軀已再次躍起，撲向後躺中的馮標。



但這樣緩得一緩，馮標已贏得了空間，他舉起手槍，向白衣仙女一般的婉茹連扣兩下扳機。



「砰！」一顆小子彈從婉茹那不算豐滿但嬌聳挺翹的右乳頂端射進了少女的嬌軀，雪白的絲質襯衣上驀地綻開一朵血花。



「砰！」又一顆小子彈從深黑色西裙中間鑽進了少女雙腿之間的部位。



這一剎那，婉茹的槍也響了，只見馮標的眉心「啪」地出現一個焦黑的小洞，這個惡貫滿盈的重犯還沒來得及叫一聲，就已見了閻王。



志康站穩腳跟，看見李仁義已被鄧山制服，而被婉茹扭斷手腕推倒在地的「王子」正要站起來，他不顧自己赤手空拳，大喝一聲就要向「王子」撲去。



一旁驚魂未定的詩雨猛然發現，「王子」從挎包裡伸出的左手上，已握住了一支很小的手槍，她嬌呼一聲「志康不要！」已搶在前面擋住了志康。



「砰！」



「砰！砰！砰！」從麵包車內衝出的兩個警察連開數槍，把「王子」擊斃在車前。



詩雨轉身緊緊抱住身後的志康，心痛的輕喚著：「小傻瓜，沒事吧？你真把我嚇死了！」



志康深情地看著眼前斯文秀麗的女孩，微笑著搖搖頭，「我沒事！咱們都沒事了！」



詩雨櫻唇緊抿，用力點著頭，長長彎彎的細眉卻輕輕的皺起來。



「妳怎麼了？應該高興啊？」



志康凝望著詩雨，他猛然發現，詩雨緊抿的雙唇間，一絲血沫抑止不住的滲出來。



志康心裡一沉，目光向下移去，只見詩雨黑色的休閒短袖襯衣的前胸部位綻開了一個不易察覺的小小的破洞。



他顫抖著伸出手，輕輕掀開襯衣的衣襟，不禁痛哭起來。



只見在詩雨那高高聳立的乳峰上，一個不足小指頭大的焦黑槍眼，在白色的棉質緊身T恤上猙獰的綻開著，隨著少女胸脯的起伏，鮮血從裡面「絲絲」地噴出，瞬間已染紅了手掌大小的一片。



「不！詩雨！不！」



志康的大手緊緊地按在詩雨的乳峰上，他要阻止不斷湧出的血泉，他要阻止愛人生命的流逝。



詩雨微笑著，微微張開的櫻唇邊，潟出一注細細的血沫，金絲眼鏡後那雙會說話的大眼睛閃動著幸福的光。



「康，康，……謝謝你這麼……痛惜我，你……不要哭，……我愛看……你……你傻傻地……傻傻地笑。能……為你擋住……這……這一槍……是……我的福氣……不要為……為我……哭泣，我……一點都……不……後悔……」突然，她一陣抽搐，隨即輕輕地伏倒在志康懷中，帶著微笑飛向了天堂。



志康一聲不吭，用盡全身的力氣緊緊地，緊緊地抱擁住詩雨的香軀。



鄧山制服了李仁義，抬起頭來，只見四米之外，婉茹背向著他站在車旁，手中的槍仍對準地上馮標的屍體。



鄧山心中一熱，站起來邊走向婉茹邊由衷地說：「婉茹，妳幹得真漂亮！」



婉茹的嬌軀輕輕顫抖了一下，偏過頭來對著鄧山嫣然一笑，慢慢地，艱難地轉過身來。



「啊！？妳負傷了？」



鄧山赫然看見，婉茹的絲質襯衣和白大褂上早已浸透了鮮血，而白皙修長的雙腿間，一縷縷鮮血仍不斷地流到腳面和地上。



「山！我……好難受……你能像抱麗婷那樣……嗯」婉茹秀眉一蹙，雙腿發軟，嬌軀搖搖欲墜。



鄧山急忙飛奔上前，緊緊抱住姑娘柔軟的嬌軀，把她擁入懷中。



婉茹只覺得一種溫暖的、濃濃的男子氣息包圍了她，幸福地露出絕美的微笑，她已無力說出任何話語，在心愛的隊長的懷抱中，她靜靜地閉上了雙眼。



＊＊＊



五位英勇少女的遺體並排平放在江邊的空地上，她們的身周，伴著無數群眾送來的鮮花。



天邊，絢麗的晚霞映照著這片被她們鮮血染紅的土地，江鷗翱翔，彷彿也為她們的犧牲而哭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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